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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和几位文友
从泰山启程，驱车68公里，兴致勃勃地游
览了历史名城曲阜。我们瞻仰了神圣的孔
庙，透视了深邃的孔府，拜谒了肃穆的孔
林。一路走来，如同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
隧道，沐浴了儒家文化的洗礼。

时近中午，文友们面露倦容，很想找个
僻静的地方歇歇脚。我明白他们的心思，
又觉得就此止步会留下遗憾，于是提议观
瞻鲁国故都的周公庙。那里供奉的周公姬
旦，是周王朝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者，也是
儒家文化的开拓者，被后世尊称为“元
圣”。若不去那里朝圣，便难以真正领会儒
家思想的源远流长。我动情地告诉大家，
孔子生前的偶像就是周公，他曾多次称颂

“周公之才之美”，年老后还常常慨叹：“甚
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的一
番话点燃了文友们的热情，大家一个个抖
擞精神，又兴冲冲地出发了。

让孔子梦萦魂绕的周公，是一位什么
样的人物？他与孔子有着怎样的关系？带
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了周公庙。

山东济宁曲阜的周公庙、陕西宝鸡岐
山的周公庙与河南洛阳老城的周公庙，并
称“华夏三大周公庙”。因为曲阜曾是周公
的封国都城，所以这里的周公庙始建年代
最早，是代父就国的周公长子伯禽奉周成
王之命而兴建的，距今已有三千多年。曲
阜周公祠起初设在鲁国太庙之内；宋初，太
庙旧址单独立庙，专祀周公。周公庙南北
走向，呈长方形，占地约75亩，现存殿庑57
间。周公庙大门名曰“棂星门”，与孔子庙
的门楣题额形制相同。棂星者，上天文星
也。将周公和孔子比作上苍的文星，足见
后世对两位先贤的极致崇拜。庙内东西各
立雕刻精致的石坊，东题“经天纬地”，赞扬
周公以天地为法度经管天下，治理国家；西
书“制礼作乐”，称颂周公创新礼乐制度，教
化万民。

沿中轴线向前行，穿过承德门、达孝

门、御碑亭，就是周
公 庙 的 核 心 建
筑——雄伟的元圣
殿。元圣殿前筑有
宽大的露台，是为祭

祀周公时表演歌舞而设。露台两侧附建东
庑、西庑各三间，奉祀鲁国的33位君主。
元圣殿西北遗有“望父台”，又称“伯禽台”，
相传为鲁国公伯禽登高望父的地方。元圣
殿建造形式为单檐歇山式，绿色琉璃瓦覆
顶，重昂五踩斗拱。殿高11.4米，广五间，
深三间，六梁二十四柱，红漆贴金彩绘。殿
内正中枋檩高悬“明德勤施”雕龙金字巨
匾，尽显庄严凝重气象。殿中神龛塑有周
公像，坐北面南，形神兼备。他两手抱拳，
一副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虔诚姿态，目光
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周公塑像
的东旁梢间，塑有伯禽像。他端坐须弥座
之上，面向西，无神龛，素脸乌须，冠冕章
服，神态恭谨，似乎在虚心聆听慈父周公的
谆谆教诲。

站在周公塑像面前，我的脑海里闪现
着史书中关于周公大德巨献的记载，仰慕
之情油然而生。公元前1046年，周文王第
四子姬旦协助其兄武王姬发灭商建周后，
受封于鲁国，因留佐武王不能分身，遂遣长
子伯禽代父就国。武王姬发在位两年后病
逝，周成王姬诵时年13岁。周公受武王之
托，出任冢宰要职，统领百官，摄政监国，与
召公、太公等朝臣齐心协力，废寝忘食地治
理百废待兴的新诞王朝，为西周的创建与
固本付出了全部心血和才智。周公竭尽全
力摄政7年后，主动还政于成王。周公逝
后谥号“元”，以天子礼制附葬周文王姬昌
陵墓一侧，其子伯禽则奉命在鲁国建太庙，
祭祀先王和周公。公元前249年，鲁国被
楚国所灭，周公庙随之倾圮。北宋大中祥
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赵恒追封周公为
文宪王，下诏在原址兴建周公庙。

汉代成书的《尚书大传》评价周公：“一
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今曲阜），四
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古洛邑东城），六年
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我默念着这段记
载，仿佛看见了三千年多前周公日夜奔忙
的勤政身影：摄政第一年，他殚精竭虑制定
一系列法令条文，安抚收拢民心，安定社会
秩序，由大乱转为大治，开创了西周王朝的
新局面；摄政第二年，他运筹帷幄，披挂上
阵，统率三军平息叛乱，惩处蓄意谋反的纣
王之子武庚及“三监”管叔、蔡叔和霍叔，铲
除危害国家的祸根；摄政第三年，他调兵遣

将，剑指东方，挥师“踏奄灭徐”，镇压蛊惑
民众、煽动叛逆的蛮夷首领，平息骚乱，将
王土拓展到沿海地区；摄政第四年，他拾遗
补阙，完善诸侯分封制，为西周王朝建立坚
实的护佑“围墙”，确保王室安全无虞；摄政
第五年，他亲自规划、设计和督造洛邑（今
洛阳）的王城和成周，加强对东部淮夷的控
制，巩固西周政权；摄政第六年，他呕心沥
血，制定并推行等级分明的礼乐制度，规范
人民的行为准则，建立有效的社会运转机
制，同时精心创作《大诰》《微子之命》《归
禾》《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多土》《无
佚》《周官》《立政》等雅乐，传唱朝野，旨在
寓教于乐，增强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
归属感；摄政第七年，他亲自主持成王登基
大典，将20岁的姬诵扶上王位，自己甘愿
置身臣子行列。也欤，厥功至伟的周公，就
像一颗灿烂的文星，闪烁在神州大地的历
史天空。

言及周公的“致政成王”，就很自然地
牵出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周灭商后两
年，武王姬发积劳成疾，重病缠身，痛苦不
堪，大臣们为此焦虑不安却无计可施。太
公和召公提议用占卜的方式为武王祛病除
疾。周公认为这样做不能感动先王，毅然
以自身为质代替武王向先王表达虔诚的请
求。他筑起三座祭坛，腰佩玉璧，手捧玉
圭，在太王、王季、文王的灵位前诵读祝辞，
倾情祷告，痛哭流涕，至诚至真，期盼舍弃
自己的健体，换取武王的康复。然而，他换
来的仅仅是武王的回光返照。武王临终
前，有意让雄才大略、多才多艺的周公继承
王位，不料话一出口，周公就跪在他床前，
连连叩头，严词谢绝，坚持让武王长子姬诵
接续大统，自己甘愿尽力辅政。武王弥留
之际，下诏周公摄政当国，代表天子行使王
权。7年间，周公忍辱负重，全力以赴地辅
佐成王。周公弥留之际，诚恳地对成王说：

“我死后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示我不敢
离开成王，尽到臣子陪君之义。”

周公庙内现存自宋迄清碑刻35通，碑
文皆为周公颂词，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宋
真宗亲书的《文宪王赞》碑和清代道光年间
勒石的《金人铭》。我们肃立《文宪王赞》碑
前，用心阅读那些模糊的文字，感觉到不同
寻常的情真意切，掂量出周公在帝王心中
的分量。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我们，更加注
重挖掘历史细节，还原生动丰满的人物形
象。《金人铭》记载了许多具体事迹，我们围
拢一处，共同品读，感受周公礼贤下士之
风范。

伯禽代父就国时，周公曾告诫儿子：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于天
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
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
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虽然身居高位，但
为了王朝的复兴大业，一直坚持礼贤下士，
重视延揽人才。只要有人来访，他就马上
接待，即使在洗头时有客求见，也会急忙用
手捉着头发跑出去迎接，等送走客人后再
继续洗头；还没洗完又有客到，他照样捉着
头发去会面。同样，他在进餐时也曾多次
放下饭碗去招待客人，唯恐怠慢了贤达，疏
远了人才。他以热诚谦恭吸引了大批有识
之士。且不说太公、召公、毕公等一众栋梁
之材，就连殷商遗臣箕子也投奔周公麾下，
为周朝献计献策，建功立业。

周公庙内屹立着30余株树龄500年
以上的古柏，尽管树干伤痕累累，但虬枝依
然坚挺刚健，彰显着坚韧的定力和旺盛的
活力。一阵劲风掠过，发出窸窸窣窣的声
响，似乎在击节赞赏周公不计荣辱、顾全大
局的人格魅力。武王逝后，周公兢兢业业、
不辞劳苦的付出并不被人理解。在忤逆恶
人的挑拨下，一时谣言四起，就连情同手足
的大臣召公和太公也将信将疑，对周公说：

“外面到处传言，说你独揽朝政，为的是将
来撇开小成王，自己做天子。既然如此，我
们何必在这里掺和呢？”周公泪流满面地拉
住召公和太公的手，恳切地说：“咱们的先
王为了奠定周族的基业，吃过多少苦，费了
多少心血啊！谁知武王过早去世，成王年
龄太小，我为了不负武王的重托，才不避嫌
疑，挑起了代理天子的重担。现在谣言纷
纷，人心动荡，为了国家的安定，我必须离
开王都，但你们一定要留下，辅佐年幼的成
王。”第二天，他亲自主持，为成王举行了

“冠礼”仪式，将军国大事作了交代，坦坦荡
荡地带着几个随从离开了镐京（今西安），
避居周族的发祥地岐山，专心制礼作乐。
多亏太公及早识破谣言，提议召回周公；也
幸得成王在祖庙祈祷时发现了当年周公
以身为质、乞求武王康健的祷辞典
册。正是基于这些，成王
才消除了疑虑，诚

请周公回朝，重理国政。
周公首开儒家思想的先河，

为儒家学说的建构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地，
全盘继承了西周的文化遗产，素
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说。在周
公的庇护支持下，鲁国不仅复制
了王室完整的礼乐制度，全面执
行了治国平天下的大政方针，而且享有与国
家馆藏典籍文献同等的特权。为此，鲁国专
设“太史”一职。这就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
家集团创建儒学体系夯实了学术根基。如
果没有这个前提，孔子不掌握海量的图籍史
册以及丰富的档案资料，就不可能编著《春
秋》一书，也不可能修订《诗经》《周易》《尚
书》等经典古籍，更不可能产生鲁国太史左
丘明的《左传》《国语》等影响深远的巨著。
正是孔子等圣贤的潜心勠力，才使精华简牍
愈加完备，大放光彩，得以传世千秋。从这
一点来看，周公庙无疑是鲁国人的精神象征
和思想旗帜，承载着敬德保民的周礼传统，
堪称儒家文化的摇篮，而周公被尊为儒家学
说的先驱，无愧“元圣”之美誉。可以说，没
有周公，就没有孔子，二者是一种承前启后、
一脉贯通的赓续关系。或许，人们在追溯儒
家文化的源头时，发现了周公的巨大贡献，
才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桂冠戴在了周
公庙的头上。

我的心中倏然一亮，关于周公的史记
碎片瞬间聚集在眼前，拼接出周公的完美
形象。他是那么高大伟岸，那么光彩照
人，令人高山景行，仰之弥高。文友
们大概也有同感，不约而同地再
次踏进元圣殿，在周公的塑
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默默地发愿：“周
公不朽，精神永
存。”

兴农三声
□赵传河

欢快笑声

欢快笑声响村庄，兴农利国有良方。

昔日荒田成沃野，遍地绿波稻花香。

鸡犬叫声

鸡犬叫声划长空，邻里相望田园风。

青山绿水门前绕，岁和年丰万事兴。

琅琅书声

琅琅书声伴晨光，又闻村里翰墨香。

文脉赓续传承远，在外游子回家乡。

周末回乡下看老人，媳妇和闺女
忙着进厨房搭手做饭，我也没闲着，
抄起墙角那把高粱穗大笤帚就扫起
了地。这笤帚的穗毛已秃了大半，木
柄被磨得油亮。我攥着它，指腹蹭过
那截微微鼓起的疙瘩，心里猛地一
沉——那些沉在岁月里的零碎事儿，
顺着这触感冒了出来……

这是我笔下的第三样疙瘩。头
两样，一样是馒头疙瘩。小时候家里
不宽裕，娘总把我们哥仨吃剩的馒头
疙瘩嚼软了咽，边嚼边念叨：“老百姓
种点粮食不容易，过日子得节俭，可
不能瞎了。”另一样是咸菜疙瘩，那是
娘用冬储的萝卜或辣菜头腌的。“煎
饼就咸菜”陪着我们哥仨读完高中、
念完大学。就连我们考上大学，娘也
没做啥硬菜，端上一盘切得均匀的咸
菜疙瘩，说：“尝尝，别忘了咱是庄稼
人的娃。”这笤帚疙瘩虽说填不饱肚
子，却带着股别样的思绪，藏着我们
童年里最真的疼，也蓄着最深长
的暖。

小时候老家的堂屋门后，总倚着
几把笤帚。这些笤帚大多是用高粱
穗扎的，也有用芦苇编的，扫院子、扫
炕、扫桌子，各有各的用处。其中那
把高粱穗大笤帚最扎眼，是姥爷亲手
扎的，木柄上的疙瘩格外突出。姥爷
扎笤帚在村里是一把好手，选料、浸
泡、捆扎、削柄，每一步都不含糊。扎
到最后，他会抡起木槌，照着疙瘩处
狠狠砸几下，嘴里念叨：“这么弄才结
实，能用好几年”。那时候我们总蹲
在旁边看，眼睛就盯着那个疙瘩，觉
得它像个硬邦邦的小拳头，瞅着就发

怵。在乡下，这笤帚疙瘩可不是个简
单的物件，反倒像家里的“执法者”，
揣着长辈们一半严厉、一半疼惜的
心思。

后来我才知道，这“小拳头”真的
会落到自己身上。我家离姥姥家只
有几里地，爹娘忙着挣钱养家，根本
顾不上我们，我们哥仨的童年基本是
在姥姥家度过的。乡下孩子，哪有不
淘气的？村北汶河里摸鱼，屋后池塘
里捉虾，夜里爬树掏鸟窝……桩桩件
件都没落下。依稀记得有一回，我跟
大舅家的表弟路过四姥爷家的果园，
瞅着树上的苹果红通通的，馋得直咽
口水，就偷偷摘了几个。我们躲在树
底下正啃得香，却被路过的姥爷逮了
个正着。他啥也没说，拽着俺俩的胳
膊就往家走，一进门，转身就从门后
拎出那把高粱笤帚，攥住带疙瘩的那
头。当时，俺俩吓得腿都软了，以为
准得被揍得皮开肉绽。

姥爷把俺俩摁在门槛上，笤帚疙
瘩高高扬起来，却迟迟没落下。他脸
绷得紧紧的，胡子都翘着，骂俺俩：

“没出息的东西，手脚不干净，长大了
要吃大亏的！”那笤帚疙瘩带着风声
扫下来，擦着俺俩的后背落在地上，
啪的一声，震得院子里的土都颤了
颤。俺俩哭得更凶了，不是疼的，是
怕——怕姥爷真动了气，以后就不疼
俺们了。最后，姥爷把笤帚一扔，蹲
下身捡起地上摔碎的苹果，叹了口气
说：“四姥爷种点果树多不容易，你们
馋了跟我说，咱去买也行，咋偏偏要
偷呢？”

那时候不懂事，只觉得笤帚疙

瘩是凶神恶煞，见了就躲。后来慢
慢长大，才咂摸出味儿来：那高高扬
起的笤帚疙瘩里，藏着多少恨铁不
成钢的无奈，还有多少说不出口的
疼惜。

不光家里有笤帚疙瘩，学校里也
有。我们的小学就在家隔壁，是村里
旧祠堂改的，土坯墙，泥土地面，黑板
是刷了墨汁的木板，课桌就是水泥台
子。教我们的李老师，五十多岁，头
发花白，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
山装，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他的讲
台上也倚着一把笤帚，竹枝编的，疙
瘩处被摸得溜光。

李老师对我们严得很，尤其见不
得上课走神、作业潦草的。我那时候
贪玩，上课总偷偷看小人书，被他抓
了好几回。他抓起讲台上的笤帚疙
瘩，走到我跟前，瞪着眼睛问：“上课
不听讲，长大了能干个啥？”我低着
头，大气都不敢喘。他的笤帚疙瘩落
在我屁股上，力道不重，却带着股不
容分说的威严。疼倒不怎么疼，就是
臊得慌——全班同学的目光都扎过
来，自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一回算术考试，我考得一塌糊
涂。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没骂
我，也没打我，就拿着那把竹枝笤帚，
用疙瘩那头一下一下轻轻敲着桌子，
看着我说：“你这孩子，脑子不笨，就
是不用功。你爹娘在地里刨食，供你
哥仨上学多不容易，你对得起他们
吗？”说着，他拿起笔，一道题一道题
给我讲。阳光从窗户缝里钻进来，落
在他的白发上，也落在那磨得发亮的
笤帚疙瘩上，暖烘烘的。

那时候总觉得，笤帚疙瘩就是悬
在头顶的剑，时时刻刻都得提防着。
可真到了小学毕业的那天，李老师却
把那把竹枝笤帚塞给了我，说：“孩
子，拿着吧，回去扫扫地，也扫扫心。
以后长大了，要走正路，别让人拿着
笤帚疙瘩撵着你走。”

如今再想，那笤帚疙瘩哪里是打
人的工具？那是长辈们的一片苦心，
是老师的一份期许。落在身上的是
疼，烙在心里的是暖。

后来我离开老家，工作后住进了
城里的楼房。家里的笤帚换成了塑
料的，轻便好用，却再也触不到那硬
硬的疙瘩了。偶尔回乡下，看见墙角
倚着的旧笤帚，总忍不住伸手摸摸那
截疙瘩，心里一阵发酸。

姥爷早就不在了，他扎的那把
高粱笤帚，尽管穗毛换了一茬又一
茬，但笤帚上的木疙瘩母亲一直留
着；李老师退休多年，去年也走了。
那些曾经拿着笤帚疙瘩教训过我们
的人，渐渐都老了，有的已经永远离
开了我们。可那笤帚疙瘩扬起的风
声，那带着怒气却藏着疼惜的责骂，
却像刻在骨子里的印记，一辈子都
忘不掉……

今天我又攥起这把旧笤帚，扫着
院子里的灰尘。笤帚疙瘩蹭过地面，
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姥爷、李老师
他们在跟我们絮叨着从前的事儿。
我忽然明白，这三样疙瘩，原是伴我
长大的三根线。馒头疙瘩暖了我的
胃，咸菜疙瘩咸了我的岁月，而这笤
帚疙瘩，却直直扎进了我的心——教
我懂事，教我做人。

笤帚疙瘩
□董焕芹

观瞻曲阜周公庙
□赵学法


